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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现状：育婴师师资紧缺，准入门槛不明确
困扰托育中心创业者们的，

还有紧缺的人才。

早在本世纪初，我国就诞

生了育婴员职业，由国家人社

部颁发育婴员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在 2009 年《育婴员国家

职业资格培训》教材中，这样

定义育婴员：“与过去的保育员

和家政服务员有联系，也有一

定区别，专门指进入社区、家

庭或早期保育机构中为 0~3 岁

婴儿的早期保育、教育和综合

发展提供科学、适宜的指导。”

显然，育婴员即专门照料 0~3

岁婴幼儿的职业人员。

目前，被认为具有育婴员

准入证书效力的包括育婴员国

家职业资格证书、国家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教育部的 1+x 证

书等等。但在唐正元、邓燕燕

等一众托育中心负责人看来，

获取这些证书的培训时间短，

而且培训的技能脱离实践、含

金量低。

湖南第一师范学前教育专

业负责人万湘桂告诉记者：“湖

南的首批育婴师培训是 2007

年开始的，当时培训比较规范，

后来随着各种职业培训机构

的介入，市场逐渐变得非常混

乱，形成恶性竞争。”她进一

步指出，国家虽然有育婴员国

家职业标准，也有明确的培训

内容和课时的要求，但是很多

培训实际上如同虚设。“育婴

师培训机构准入门槛不明确，

培训质量缺乏有效监管。很多

机构只有考评过程，没有培训

过程，而且通过率非常高。拿

到证的育婴员的能力与知识与

实际具有的能力相差太大。”

万湘桂说。

由于准入门槛不统一，大

多数企业选择内训（育婴师），

而相当部分的小型托育中心又

没有内训能力，为带教老师的

保育能力带来隐患。

另一个困扰托育中心负责

人的问题是，一线老师流动

量太大。“工资不高，生活老

师普遍只有 2000 多元月工资、

社会地位不高、压力大，这些

都是老师离职或流动的原因。”

唐正元说，其实育婴师的专业

知识只占其职业素养的一部

分，甚至是不重要的那一部分。

职业心态、道德素养，抗压力

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才是这个

职业的核心。

“3 岁以下的孩子，老师的

心理健康水平特别重要，老师

爱不爱他们，孩子不会说，但

其实全部感受得到。”唐正元

说，因为孩子太小，有时家长

们对小孩互相打闹留下的手印

子、蚊虫叮咬痕迹都很敏感，

也需要老师有一定的沟通能力

和抗压能力。

唐正元就曾遇见过一个员

工，理论操作都没问题，考试

考核成绩也很好，但是一上岗，

孩子一哭闹，或者家长话说得

比较重，就受不了，马上就要

离职。

杨红霞在总部培训时，曾

目睹一个更典型的案例。某同

行的带教老师在试课过程中，

曾在背身对孩子的那一刻没笑，

就被总部考核筛下来。“因为

这说明她心中没有爱。”杨红

霞说。

为了让带教老师保持较好

的耐心和精神状态，唐正元专

门为老师们预备了一支心理咨

询团队，常常举行团建活动，

用党建和传统文化培养老师的

信仰。而邓燕燕和杨红霞则更

多依靠与老师们多年的“战友

情”和县城里千丝万缕的人情

关系。

无论他们采取什么办法，

他们都承认人才十分短缺。“应

聘数百个，能留下一个就很不

错了。”杨红霞说。

发展现状：初生三年，监管与扶持并行
“目前全省备案托育机构

近400 多家，全省总体大概有

10 多万个托位。”湖南省卫健

委人口检测与家庭发展处副处

长戴亮告诉记者，之所以托位

数是一个预估数字，是因为相

当多的小型机构不登记、不备

案，“除非群众举报，不然难

以发现。”她说。

按照国家规定，托育机构

分为营利性质和非营利性质，

非营利性质划归在机构编制

部门或民政部门注册登记，而

营利性质则由市场监管部门

登记。托育机构应到卫生健

康部门备案。整体托育机构

发展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

备案并非强制。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幼儿园经营的托育机

构（园中园）被划归教育部门

主管。不同的管理部门导致各

种类型的托育机构并不能划归

一处管理。目前的监管形式主

要以卫健委联合各类执法部门

开展综合执法检查完成。

更令戴亮感到监管难的

是，托育机构的一些保育细节，

除非 24 小时监控，否则总会

存在空白。“比如宝宝一天要

换 5片尿不湿，托育机构 3片

一天，怎么监管？”她认为，

婴幼儿照护机构的监管应该包

含卫生、消防、食品安全、教

育等等众多内容，因此需要建

立监管的联合机制，比如联席

会议制度等等。

除了一些基本的安全，部

分托育机构为了在市场竞争中

胜出“过度早教”也是监管难

的一大重点。“实际上国家的

精神，托育以保育为主，而对

于过度教育是批评的。托育

应该和早教区别开来，托育

是顺应孩子成长，而不是以教

育为主。”

在戴亮看来，湖南整体入

托率不高，主要是两种原因。

一方面是托位不够。“虽然湖

南省是申请国家的普惠性托育

专项行动是最多的，但依然是

杯水车薪”。而另一方面就是

家长接受程度不高。

“高端托育机构 1个月1万

6 千多元还供不应求，而一般

的中低端托位则往往供大于

求，实际上这个需求并不是没

有，而是还没有被激发出来。”

戴亮说，家长不信任，对托育

机构的安全抱有怀疑是主要原

因。因此，建立好的监管制度，

也能更高的提高入托率。目前，

湖南也正在筹备省级婴幼儿照

护指导中心，各市州也都在筹

备依托妇幼医院的托育中心示

范点，“以普惠性的价格为主，

托位费大概 1000 多元一个月。

通过公立性质的托育中心提高

入托率。”

“发展 0~3 岁婴幼儿照护

事业可以切实解决人民群众

没人带养的生育困境，缓解

当下养育难的问题，从长远

来看，也有利于提高大家的

生育意愿。所以，大力促进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是助

力三孩生育政策落地、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

措。”万湘桂说。从 2019 年

至今，托育行业初生“三年”，

像它所服务的对象一样，是名

“婴幼儿”，“它有太多的困惑

和未知，也需要更多引导和

扶持，但即便如此，它也意

味着更大的希望”。

家庭如何选择
托育中心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副教
授、学前教育专业负责
人 万湘桂）

（1）师资队伍的专

业程度、水平和综合素

质。因为老师是婴幼儿

的启蒙关键，是较重要

的衡量标准之一。 

（2） 理 念 与 课 程。

每个托育机构都有着自

己的一套理念，要看看

这所托育机构的理念是

否与自己的宝宝培养目

标一致。再好的理念也

是通过课程来展现的，

所以在选择之前，家长

可以先试听课程，这样

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

更好地做判断和选择。 

（3） 设 备 安 全 性。

首先基本的安全通道和

针对孩子的安全措施要

有，其次就是热水和电

源处有没有做相对应的

防护措施，最后就是宝

宝经常接触的玩具、教

具有没有达到安全和卫

生标准。

（4）关爱孩子并能

够指导家长。看老师是

否发自内心的爱孩子和

呵护孩子，以及责任感

和服务水平能否达到家

长的预期。能否给家长

带来专业的家庭教育指

导。老师对孩子进行观

察、记录，分析儿童发

展过程中的问题，并且

针对性地帮孩子规划发

展，并与家长沟通，家

园共育。

TIPS

在唐正元看来，托育中心

的盈利有明显的天花板。“国

家明确规定了带教老师和孩子

的比例，并规定托育中心必须

在租金比较高的一楼，家长对

价格接受程度也有限。”他认

为，只有做到相当规模，才有

可能实现收支平衡或者盈利，

但目前大多数机构做不到。

“再加上这两年受疫情影

响，行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唐正元说，大多数营利性中

小型托育中心为育婴员、保育

员自主创业，或者是原来的早

教机构、幼儿园做服务延伸。

如果个人财力、资源不足，撑

不住就会关门。

另一方面，国家对托育行

业的补贴一直在发力。2019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

《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

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对

示范及社区托育机构每个新

建托位补贴一万元。至今，湖

南省已成功申报了三批，走在

全国前列，其中长沙争取到

2055万元。

不仅如此，长沙市作为湖

南省的先行者，2020 年底还

印发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推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明

确提出鼓励各级人民政府和

部门采取提供场地、减免租

金、补贴运营经费等措施，加

大对社会力量开办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的支持。在长沙社

区的普惠托育中心，享受社区

用房，减免租金、居民水电同

价等等优惠扶持。

邓燕燕和杨红霞告诉记

者，他们并不知道政府对托幼

机构的扶持政策。唐正元则

对记者表示，湖南省对托育

行业做了很多扶持工作，但整

体来说，托育行业在湖南还是

发展很不平衡。

杨红霞从事学前教育 22 年，5 年前开始尝试办托育。

在唐正元看来，育婴师的职业素
养要求非常高，在日常学习阶段，他
们会以人形娃娃进行婴儿照料练习和
考试。


